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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就从港口往市区方向走 到了宫岛市政府，其位于山

该市政府是一座豪华脚下。 的四层的钢筋水泥建筑，只有观光

科是单独租用了宫岛港大厦的二楼作为办公地点。所有的外地

游客都要通过这里才能进入宫岛，所以在这里办公是非常便捷

的。

当迁谷友里子走进观光科时，那里的职员们正心神不宁地

担心着窗外的天气。

“照这样下去，天气恐怕会大变。”

野崎科长担心地说着，转过身来，看到友里子后挥挥手，

“呀，你好。”

“我把参拜神社的游客资料拿来了。”

友里子将神社负责人托付的茶色大信封递给了野崎。

“为这个，还让你专程跑一趟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野崎向友里子表示了谢意，从信封中拿出了资料。

“今年游客的数量较往年增加不少，你们神社那边也很忙

吧？”

“是的，暑假期间的游客相当多。”

在电视连续剧中，有描写古代平氏家族盛衰的作品，受其

影响，每年登岛参观的游客数量持续增加。不要说神社了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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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当地的旅馆以及出售土产品的商店也都生意兴隆。可以说整

个城市都因此而繁荣了。

广岛县佐伯郡宫岛市位于严岛上，人口大约 。主为

要产业就是观光业。这里著名的严岛神社，对该地区各行各业

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“照这个趋势，今年又要打破记录了。这所有的一切都应

归功于你们神社啊。代我向你们的负责人问候一声。”

观光科长好像挺开心的，向友里子这个普普通通的神社女

职员鞠个躬，客气了一下后，又不放心地看起窗外的天空。

“风又大起来了。你反正有宿舍倒也无所谓，但那些乘船

来岛上的人还是早点回去为好。刚才接到通知，六点左右船只

就要停航了。”

“我们神社办公室的人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时断时续的大雨现在总算停了，但从下午三点开始，风力

突然增强了。狭窄的大野濑户海峡一向风平浪静，现在就连那

里也隐隐地显现出獠牙状的白浪。高空中云彩移动的速度也快

，得异常。

气象厅很早就发布警报说，在九州、四国、中国地区有暴

风雨海浪。“大而强”的第 号台风持续向北移动，其中心气

压为 百帕斯卡，最大风速为五十米，预计在下午八点钟左

右通过广岛县附近。

友里子刚从观光科大门走出，眼前就刮过一阵小旋风。

耳边是呼呼的风声，头顶上方是黑色的犹如乌鸦一般的小

浮云，友里子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白衣的袖子、裙裤的下摆被

大风掀起，紧紧地贴在身上。

从港口到严岛神社之间的参拜大道上，出售土产品的商店

正急急忙忙地关门打烊。路上碰到的观光客，无一例外都弯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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腰，心急火燎地朝栈桥赶去。当白衣红裙，一副神社女职员打

扮的友里子从旁边经过时，他们也只是稍微回头望一眼而已。

如果换在平时，他们肯定会觉得机会难得，恳请与她合个影，

但现在却不是时候。

人群中有人嚷道：“听说轮渡马上就要停航了。”

（冈野君来得及吗

友里子担心起同事冈野德子。德子的家位于对岸的二十日

市，每天坐轮渡来上班。希望在她回去之前，轮渡还没有停

航。

当友里子拐过商店时，一个男子背着身子从对面走过来，

两人差一点撞个满怀。男人挎着个小手提包，一边望着弥山山

顶一边倒退着走过来。

友里子一下跳开，男人也吓了一跳，“哎”地叫了一声摆

开架势，像是受到什么人袭击一样。但当他看到友里子后，松

了一口气，稍稍点头致意，“对不起”。看起来他不像是个坏

人。

友里子也说了声对不起，那男人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，

“能问您一下吗？”

男人四十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面庞稍稍细长，除此之外就

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了。当然这个人是友里子从未见过的。

男人猫着腰靠近友里子，可见对一副神社女职员装束的她

多少有些敬意。

“请问红叶谷公园的墓地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哎？”

友里子听到“墓地”这个词，不禁缩了一下身体，做出了

应对的姿势。

“对不起，很冒失地问你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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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男人似乎察觉到了友里子的戒心，苦笑着低下头。

他笑起来，让人感到亲切。

“我听说在红叶谷公园有墓场，但转了几圈也没发现。我

看你像是神社里的人，估计你或许会知道。”

“是红叶谷公园的墓地吗？”

友里子反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红叶谷公园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墓地。”

“哎？是真的吗？”

男人显然很吃惊。

“不仅是红叶谷公园，神社附近地带都是圣洁的场所，决

不允许有墓地存在的。”

（你这个人在那里胡说什么呀⋯⋯）友里子无意识中，讲

话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。实际上，友里子因为那个男人嘴中冒

出的话语玷污了神社这块净土而感到厌恶。

拥有严岛神社的“安芸宫岛”是名副其实的祭祀神灵的岛

屿，也就是说整个岛屿在宗教上都属于净土。

宫岛原来叫“严岛”，在昭和二十五年以前，连城市的名

称也叫“严岛市”。

自古以来，严岛作为宗教圣地而名闻遐迩。据说在推古天

年）人们皇元年（公元 创建了严岛神社。其可信度暂且不

提，但对岸安芸国佐伯郡的居民自古以来就面对着拥有弥山主

峰的该岛，自然而然将其作为自己信奉的对象，这可是千真万

确的事实。

“严岛”这个词来源于掌管祭祀的神灵“伊都伎岛神”的

名字。

严岛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以平清盛为首的平氏家族很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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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严岛。壮年的平清盛作为安芸太守来这里就任时，非常景仰

严岛神社，曾将平氏家族的经书《平家纳经》进贡给了神社，

现在该经书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国宝之一。

对于日本的“神灵”而言，不仅是人类，所有生物的尸骸

都被当作是污秽中的污秽。不但是死人，以前就连女子的产褥

都被视作污秽之物而远离神社。

死人就更加忌讳靠近严岛神社了，严格地说，以严岛神社

为中心，南北向可划一条线，而死人是绝对禁止跨越这条线

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严岛神社西边有人死了，想把他运到东

边，就必须从海岸将其抬到船上，绕到远处的海面上，在那里

再折向东边。

而红叶谷公园的位置基本上在严岛神社的正背面，位于严

岛神社通往灵山弥山的半道上，可谓是圣洁之地。在那一带决

不可能有墓地的。

那个男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友里子严厉的语调，只是不时

地歪着头说“：奇怪啊！”

“我是听别人讲红叶谷公园里有墓地才来的⋯⋯”

那个男人满脸迷惑，像发牢骚一样地嘟哝着，昂起头看看

天空，接着又看了一下表，说道：“啊，快来了。”顿时焦虑不

安起来。他的意思是台风快来了，还是某人快来了？男人的气

色看上去铁青，恐怕并不完全是傍晚的缘故，像是发生了意外

事件而正在犯愁。

“谢谢。”

男人向友里子道声谢，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形，就匆忙离

去了，像是消失在土产品商店的一角。

回到神社办公室，冈野德子已经换上了便服。原来神社的

负责人让那些手头上没有特别事情的女工作人员，早点赶回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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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”

德子看着天空说道。

“行，没事的。还是快一点吧。听说船快要停航了。”

“还来得及。”

点时间刚过 。女职员的工作时间没有严格规定。

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是白天，她们就应该在神社里工作，这

已经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。尤其像友里子这样居住在神社里

的女职员，只要太阳还在天空上挂着就应该工作。在九月末的

这个季节，如若是平时，参拜的游客正在神社内漫步，或是求

签和护身符。作为神社的女职员必须要接待他们。

紧跟着德子，又有四个住在神社外的女职员相继回去了。

和剩下的三个女职员一起，友里子换上了便装。男工作人

员也换上能轻便行动的服装。

在回宿舍之前，友里子走到回廊处，看看天气，只见海面

上波涛汹涌，满潮的海面开始将大牌坊浸泡在水中，有时海水

会涨起来，余波哗哗啦啦地逼近大舞台周围。照这个架势，海

岸边的小船只已经无法停靠码头了。

宫岛的轮渡由国营的船只和民营的“宫岛松大观光船”组

点 分左右，首先成，冈野德子回去后不久，即下午 是国

营的轮渡停航，随后在下午 点钟，“松大”轮渡也宣布停航。

伴随着日落，风雨更加猛烈。从山顶上吹下的阵风将红叶

谷公园的树木刮得哗哗直响，而小树枝啪啪断裂的声响更加剧

了人们心中的不安。

凡是神社负责人以下的工作人员都留在神社内，担当警戒

任务。

神社的九个女职员当中，有四个是住在岛上的，其中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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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住宿舍，在六点半之前这些人都离开了神社。友里子一回到

宿舍就赶忙吃完晚饭，拉起窗帘，铺好被褥，以便随时能钻进

去。

电视里的台风警报不间断地传送着台风中心接近安芸地区

的情况。解说员用一种紧迫的声音说道：“如若在满潮时相遇，

会形成高潮。台风中心经过的沿岸地带务必加强警戒。”

屋外的风力很强，是友里子从没遇到过的。宿舍还很新，

而且建筑本身牢固，但还是像地震一般，微微地晃动着。窗户

向内鼓胀，仿佛就要迸裂出来。

友里子胆战心惊地走到窗边，透过窗帘缝隙朝外望去，隔

壁屋顶上的瓦片被刮得四分五裂，到处乱飞。从红叶谷到山顶

一带，传来好几声大枞树断裂倒地的轰响。

傍晚 点，整个岛屿同时停电，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岛上

的居民不知道是否有雷击，但后来听说，从对岸的宫岛口曾观

测到当时在严岛的山脊上，到处都有青白色的闪光，犹如圣爱

摩火。

风势越来越强，但雨却不怎么大，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

幸。严岛神社过去曾数度受到台风所带来的破坏，那都是由于

大雨形成的泥石流所造成的。尤其是 年枕崎台风来临的

时候，冲下红叶谷的山洪对严岛神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对于

当时的情景，神社负责人野山权至今还记忆犹新，正因为如

此，由于这次的雨势不大，他多少有点乐观。他笑嘻嘻地让友

里子回宿舍，“如果只是刮风，不管怎样刮，也没什么大不了

的”。

的确，耸立在严岛神社后方的群峰像天然城墙一般挡住了

大风。这一象征着平安时代繁荣昌盛的优美建筑物之所以能长

期保存下来，恐怕正受益于此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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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那晚的大风非同寻常。大风越过严岛神社周围的几座

山峰，刮落到擂钵状的谷底，凝聚的风势都碰撞在一起，彻底

袭击了红叶谷。正因为如此，直径一米的大枞树都被连根拔

起，而深深扎根于地下的大松树也被无情地折断了。

阵风所到之处，房屋宛如遭遇到了龙卷风，受害非浅。从

屋顶瓦片飞散的情况看，恐怕是被龙卷状的大风所刮落的。也

就在此时，对岸宫岛口的轮渡码头上，担当警卫的员工亲眼看

到从严岛有一股巨大的黑龙状尘灰直升天穹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严岛神社也接连不断地遭到破坏。首先是

重要文化财产，表演“能”的舞台的屋顶掉落下来。神社负责

人野山权亲眼目睹到该屋顶稍稍活动了一下后，斜着被抛了出

去。在此前后，作为国宝的左乐房被刮走，走廊顶端掉下来，

而神社事务所附近的大松树也倒了。

几乎整个建筑物都被指定为国宝或是重点保护的文物财

产。每根立柱、每块瓦片、每个地板，甚至每个钉子都是国宝

的一部分。当那些国宝被无情刮走时，包括负责人在内的神职

人员都犹如噩梦一般，束手无策，只能呆呆地看着。

当台风稍稍平息一点时，黑色的波涛又随之而来。那是个

令人恐怖的大潮。第一阵波浪吞没了离大牌坊最近突出的地

带，袭击了平舞台。平舞台的地板在波涛中被掀起，发出机枪

射击时的声音。

波涛进一步侵入神社，一直推进到前殿。身材魁梧的野山

权大喊一声，冲了过去，紧紧抱住那浮起，将要被卷走的地

板，抱了一块又一块，而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紧随其后，奋力抢

救。第二阵，第三阵海浪随之而来，许多地板被冲走，一部分

好不容易被抢救下来的物品也被卷走了。在自然界强大的破坏

力面前，他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，然而尽力保护神社的意志



第 9 页

却支撑着他们。

尽管他们拼命努力，神社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严重的破

坏。黑暗中，他们双腿浸泡在海水中忙碌着，没出人命就已万

幸了。

一夜之后，神社中的景象让人惨不忍睹。好几个建筑物已

没有了屋顶，其中有些建筑物已经完全消失，只剩下基座了。

平舞台、高舞台、前殿、回廊等处，有相当一部分建筑物的地

板被卷走了，到处都能看到孤零零的大柱子耸立着。这不禁让

人联想到战火后的残垣废墟。大牌坊内侧的岔口一带，原本非

常美丽的淡黄色砂地现在却陷在黑黑的沙土中，就像泥田一

样。

这就是“日本三景”之一的安芸宫岛吗？台风后的景象让

人怀疑起自己的眼睛。

狂野的波涛奇迹般地平静下来，海水后退到大牌坊附近，

在初秋阳光的照耀下，闪闪发光。而在汀线上，横躺着一个男

人，宛如波浪放置在那里的祭品一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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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嫂子和子最近有点不对劲的，不仅是浅见一个人。最

初将这一点告诉浅见的是佣人须美子。

“少爷，我有件事放心不下⋯⋯”

须美子满脸严肃地说着。当时晚起的浅见正在吃早饭。妈

妈雪江还呆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而和子为了大女儿升学的事情，

一大早就去了学校。饭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浅见一边将黄油涂在面包片上，一边淡淡地应和着。其实

他已经有点明白须美子想要说什么了。早在几天前，浅见就已

经感到嫂子有心事，他觉得须美子要讲的大概就是那件事。

“这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⋯⋯”

“那你就不要说了。”

浅见冷淡地说着，须美子气得恨恨的，瞪着浅见，沉默了

一下后又开口了，好像无法克制心中的想法，非要一吐为快不

可。

“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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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说吧，但不要指望我能做什么。”

“干吗呀？我什么还没说呢，请你不要这种样子。”

须美子都快要哭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听，我听啊。什么事？说说看。”

“是你嫂子的事。”

“嫂子怎么了？”

“不是非常清楚，但总觉得她有担心的事情。”

“担心的事情？是一件、两件？还是三件、四件？或许更

多吧？如果再加上我经常不在家这些事，恐怕有五六件吧。”

“少爷，你认真点好吗？”

“哈哈哈，看来事情还蛮严重的嘛。”

“你不要那样笑，好吗？事情真的蛮严重的。你老是不在

家，所以也许不知道。”

“我又不是呆子。其实我也注意到嫂子这段时间有犯愁的

事情。”

“是吗！如果是那样，你可要帮帮忙呀。”

“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事而发愁，所以即使想帮忙，也是

有劲使不上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。所以要和你商量了。少爷，你能不能婉转

地试探着问一下？”

“这种事不能问。”

“难道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但我想这件事肯定蛮严重的，所以嫂子才不想

告诉任何人。这件事旁人最好不要随便介入。”

“我是旁人？你真不识好歹。”

“别，别那样说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。最好不要告诉我

老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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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的，我也这么想。”

其实，雪江早就看出媳妇有心事。当浅见与须美子商谈完

这件事，过了大约二、三十分钟，雪江在走廊里碰见了浅见，

“光彦，你来一下。”就把他叫到了里间。开始先和他聊一聊壁

龛上的插花，盆栽的保养等，猛地她问到：“光彦，你是怎么

认为的？”。

“啊，这树枝的形状真不错。”

浅见假装糊涂。

“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是问你这个树枝怎么样。你学习虽说

不怎么样，但感觉一向敏锐，所以我才问你。”

“感觉也得看时候，有时也会失灵的。”

“是吗？看来不能指望你了。”

雪江叹了一口气。

“如果你真担心，那你还是自己去问一问，不好吗？”

“如果能随便就问，我也不会这么烦恼了 ⋯⋯对了，你

说问一问，到底去问谁？问什么事啊？”

“哈哈哈，妈妈，你的感觉也不怎么敏锐呀。”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你也注意到和子有点反常，是吗？老实

说，我都快急死了。”

“妈妈，你也有恐惧的事。”

“恐惧？你说什么呀，我也有恐惧的事？我除了有恐高症

之外，其它没有什么恐惧的事。”

“但你害怕知道嫂子犯愁的原因。”

雪江皱皱眉头，想反驳，但最后好像还是承认自己说不过

儿子。她干脆昂起头，用命令的口吻说道：

“因此你去问问和子。好吗？要巧妙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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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不容反驳的“圣旨”，这回轮到浅见哑口无言了。

（如果直接问她这件事，她肯定会很为难⋯⋯）一想到年

长十三岁的嫂子那白白净净、美丽的面庞时，浅见有点想打退

堂鼓。

在和子嫁到浅见家之前，他根本不了解嫂子的任何情况。

听说嫂子与哥哥阳一郎是在浅见家的新年扑克牌会上相识的，

那时哥哥二十六岁，和子二十五岁，而浅见才刚刚进中学。

浅见也记得在那年夏天，两家人一起去轻井泽爬离山，但

他对老学究哥哥那迟到的罗曼蒂克丝毫不感兴趣。

第二年父亲突然撒手而去，浅见家陷入从未有过的危机

中。阳一郎成为一家之主，必须照顾母亲和三个弟妹，再也没

时间去享受浪漫了。大约经过六年左右，阳一郎才和和子成

亲。

六年啊！嫂子竟然等了哥哥这么长时间。浅见打心底佩

服。先不提阳一郎，六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女人而言，真是太漫

长了。和子的祖父是日本银行的董事，肯定有不少人去提亲。

而且和子本人也是名副其实的才女，是个职业女性。好像她就

职的商社曾因她外语水平高，想让她到海外分公司去工作。她

能抵御住这些诱惑，自始至终只爱着阳一郎一个人。在当今时

代，这种纯真的爱情真是少见。

浅见是在他们结婚前一年才知道两人的恋爱关系的。在那

段时间，即便是马虎大意的浅见也注意到哥哥整夜整夜地霸着

家中的电话，悄悄地说着什么严肃的话题，当时他不能不感到

奇怪，但也不想知道更多。因此关于和子娘家的情况，以及和

子的成长历程，几乎都不很清楚。

和子无论作为一名妻子，两个孩子的母亲，还是作为媳妇

都是无可挑剔的。进一步而言，对于平庸的浅见而言，这个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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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简直是太优秀了。慧外秀中、和蔼可亲、处事周到⋯⋯她的

优点举不胜举。

这几个月她心神不宁，说明此事一定非同小可。虽说本人

装得若无其事，但由于平素过于完美，稍有反差就显得很明

显。

雪江很简单地说了声“要巧妙地探问”，但对于浅见而言，

最不擅长的就是谈及有关女性心理的话题。这个暂且不提，作

为小叔子，如何把握机会向敬爱的嫂子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也让

人颇费脑筋。就在浅见苦思冥想、不知所措之际，一天，和子

主动喊他：“光彦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”

（机会来了⋯⋯）浅见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什么事？如果想要

借钱，可没门。”

“怎么可能⋯⋯”嫂子又露出久违的笑容。

“也不是什么急事，等你工作不忙的时候再说吧。”

“有什么工作，我一年到头都是闲人，随时奉陪。可能的

话，现在就说吧。”

“真的？那太感谢了。但这儿⋯⋯”

和子歪了一下脖子，探视一下里间的动静，接着说道：

“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到平冢亭再聊，怎么样？”

“太好了。我正想吃那儿的糯米团子。”

虽说两人是叔嫂，但如果单独在外碰头，总会遭来一些闲

言碎语。如果在平冢神社内的平冢亭出现，由于那里开阔，恐

怕就不会受到莫须有的怀疑了。

浅见和嫂子先分别离开家门，然后在平冢亭会合。这样让

外人看起来，两人像是偶然在那里碰见的，但这一招似乎也没

起到什么效果。因为当满脸福相，胖乎乎的平冢亭老板娘看见

他们时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“啊！难得见到你们两位。”来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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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看二人。

他们坐在铺着红毛毯的凳子上，腮帮子被团子塞得满满

的，开始了“密谈”。

“我收到这样一份东西。”

和子从包里拿出一个四方形的白信封。

收件人是“浅见和子君”，但没有写发信人姓名和住所。

邮戳上有“益田”邮局的字样，日期是二十天前了。

“益田？是岛根县的益田市吗？”

“可能吧。”

“可以看看里面的内容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浅见做了个受领的动作，说了声“那我就看了”，打开了

信封。里面有一页信纸和一张四寸大小的照片。信纸上只写了

一行字，“只要野鸡不叫，猎人是不会下手的”，字写得歪歪扭

扭，恐怕是故意不让人认出笔迹。照片稍微有点褪色，但还相

当清楚。

在某一个湖里或海上，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只小

船，两个穿着学生服的少女正冲着这边微笑。

“这个是嫂子吧？”

浅见吃惊地问着。右边那个握着船桨的少女的脸上，虽说

带有几分稚气，但能清楚地看出那是和子的面容。

“是的。”

和子微微点点头。稍微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表情依然很紧

张。

“这是中学修学旅行时拍的照片。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严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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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严岛⋯⋯”

浅见再看了一下照片。听嫂子这么一说，照片上，少女身

后的山脉左下方，汀线附近模模糊糊有一部分红色建筑，像是

神社。

“这封信和‘只要野鸡不叫⋯⋯’那段话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也不知道。但你没感到有什么

恶意的企图吗？给人一种阴森森、变态的感觉⋯⋯”

和子摇着头，缩着肩，像是很冷。

“在严岛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或许吧。”

“这张照片里的另一个女孩是你的好朋友吧？”

“记不得她是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连名字都记得不是很清

楚。查了一下名册，想起来她叫三桥静江。”

“会不会是她寄来的呢？”

“是啊⋯⋯但如果是她寄来的话，这封奇怪的信是怎么回

事 ？”

“‘只要野鸡不叫，猎人就不会下手’，通常情况下这句话

的意思是叫人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“对吧？我担心的就是这句话。”

“嫂子，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？”

“没有，一个计划都没有。再说我也不会做什么影响到别

人的事。”

“是吧？哥哥呢？”

“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。可能阳一郎正在调查什么案件，

对方为了牵制他而来威胁我，从而间接地给他们的调查施加压

力⋯⋯因此，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阳一郎。”

“原来如此⋯⋯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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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见微微低了一下头，对她表示敬意。

“但你还是不知道这寄信的人究竟是谁？也不知道他们为

什么会用这张照片来威胁你？”

“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只想到一个线索。拍这张照片

的可能是当地高中的男孩，那个男孩拍完照，问了我们的姓名

和住所，后来就给寄过来了。但是我保存的那张照片早就丢掉

了。”

“一个高中生做这样的事，让人感觉是个不良分子。”

浅见觉得嫂子被冒犯了一样，真生气了。

“你没有问问那小子的名字和学校？”

“那时和现在不一样，女孩都挺腼腆的，不会做那种无聊

的事。”

和子上中学的时候，距现在有三十多年了。照片中的和子

笑得有点害羞，青春期的她似乎有点羞涩，浅见不禁脸红了起

来。

“假设寄这封信的是那家伙，那么他怎么会知道嫂子你现

在的地址呢？”

“可能他查阅了圣智女子学院的校友录吧？那里有我以前

的名字。”

和子以前叫“设乐”，是个不常见的姓。

“无论是谁，都能轻易拿到校友录吗？”

“那倒也不是。但校友录印制了许多份，如果他刻意去找

的话，是很容易得手的。”

“这个女人叫⋯⋯三桥，是吧？你有没有问问她？”

“没问到。她的通讯地址是台东区仲御徒大街，我按照这

个地址，写了一封信寄去，但后来给邮局退回来，说是地址不

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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